013子路篇(已整理)

	一

子路問政。

子曰：先之勞之。

請益。

曰：無倦。
	子路見孔子，請問政治，政治的事清甚多，子路問什麼政治？孔子答的扼要，因為孔子對于來問者的情形，熟悉的緣故。例如參禪的人，人一來問，問者心中想什麼事就已知道了。

子曰：先之勞之。

﹁先之﹂，辦政治，自上至下，王子犯法與民同罪，大家同樂，辦任何政治，自己必須先以身作則。第二步，﹁勞之﹂，再叫百姓服從去幹，政治就要辦事情，就是勞苦，例如禹治水，水裡來泥裡去，大家誰說話？百姓雖勞不怨。先有勞苦，後就有功，故云﹁功勞﹂，功都由勞而來。中國主張「勞」，用意很大，如勞必云勤勞，古時提倡節儉，堯的土階三尺，茅茨而不翦，為何如此？懲忿窒欲，不發展物欲。孔子未罵老子，而且向老子問禮，後儒才闢佛老。老子控制物欲，雞犬相聞而不相往來，世間政治要緊在安，大家安就對了。老者安之，若不安，食牛肉也不甘。凡有道的人，都應戒奢而講勤勞，禮記禮運篇云：「物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」須去幹，自己不要也必須幹，義務奉獻，拿出來給大家用。又說：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」不是你要用到才去用，社會上須要，就須去幹。人不用你，掃街也可以，必須勤勞，禮記大同篇都有說到。儒家政治出自仁義，共黨政治出自仇恨，出發點不同。
子路聽了，「請益」，子路為什麼要請益？注者說路嫌少。又說：子路好大，不滿意。宋儒張嘴就要責備人，自己都好，這是最大的毛病。

子路請求孔子再詳細解釋，如顏子問仁，子曰「克己復禮」後，顏子再請問其目，就是請益。孔子又說「無倦」，佛經中說：不疲不厭。疲了就倦，無倦是絕不懈怠，一直幹下去，倦自﹁勞﹂字來。


	二

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

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
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。

子曰：舉爾所知，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
	「仲弓為季氏宰」，仲弓為德行科中的人，在季氏家為宰臣，須辦得條條有理，百姓才安得下。普通人供財神，有文武之別，文為比干，而商家一律供關公。比干在封神演義中被封為財神，但是商家何以供關公？有一副對聯云：﹁協力山成玉，同心土變金﹂商家貴在協力同心，必須互不相欺。關公桃源結義，重義氣，商家重義氣，所以供關公，大小機關同心協力，就無一切問題。

「子曰：先有司」孔子答，你去做宰官，先求人才。司，管事者。台中的事情，只要有人才，經濟第二，沒人才，有錢也不會花，須花得恰到好處，人才要賢。有了人才，﹁赦小過﹂，這不是對「有司」管事者，而是對你下頭工作的老百姓。政治都有規矩，過並非罪，過有大小，大過你若不知，那是粗心，不可赦免。小過是不留心，可以赦免。昔日吾在濟南，茶館送茶送菜的，盤子托在掌上，晴天送茶送菜若有損失，可以原諒；陰天下雨若有損失就必須賠償，有其道理。
﹁舉賢才﹂不舉賢才如何辦事？

「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知人難，聖賢知人也不容易，何況我輩？多不認識人。有何方法認識人？今日之下舉才要賢。孔子答：「舉爾所知」，你還能不知一二賢人嗎？你就舉你所知，「爾所不知」你不知的賢人，還有別人，別人知某人好，也會有出來介紹的。「人其舍諸」，他人也不捨得賢者不為人知，必推薦給你。只要真是賢才，你不知的，人也會薦舉。若夏桀，人推薦伊尹，桀不要。若殷紂，人推薦呂尚，紂也不要。
參考毛奇齡之四書改錯，程子所注糟不可言。


	三

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

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

子路曰：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

子曰：野哉，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

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

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

不興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，則民無錯手足。

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

行也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

矣。
	今日雜誌很多，吾人觀看，看法各有不同。不論內容，即便是雜誌的架子結構就不行了。凡事都有一定的秩序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。今日亂象叢生，規規矩矩者，反而以為不對。今日的西坡，純粹是門外人，而妄自為之。吾所講東西，一言以蔽之，每一條都考察過多少遍，絕不敢妄自聰明；如星期三講華嚴，一切事都不幹，專預備華嚴。希望大家能用心聽！吾人不管外頭如何亂，各行其道就可以了。中國文化在台灣，佛法也在台灣，全世界只剩這一塊地而已。既然生於此，就當保存中國文化，這與吾人生存有大關係。在台中，總算與我有緣，大家應好好保持這塊地；別人都不要，吾人不管，責任全在吾人身上。

吾講書，都有格外方式，呆板說了，別人聽不懂。

	
	孔子那時，魯國的南邊為衛國︵今河南與山東一帶︶，魯衛來回便利，孔子弟子多在衛做官。南子為衛靈公姬，凡號﹁靈﹂﹁神﹂者都是糊塗蟲，不是好人，如出師表痛恨於「桓靈也﹂，又如宋神宗害正人君子。南子淫亂，靈公的太子聵受不了，面對滿朝文武，羞恥不能見人，至於內容如何，各書記載都不可靠，因為都未親眼見到。載有聵欲殺南子；又云南子看不慣聵而向靈公進諂言，云聵欲殺他。靈公要殺他，聵就出走國外。聵的兒子叫輒。靈公病重時靈公想立公子郢，郢拒受以為家有長子，而且長子出外而且還活著。靈公死後，南子要郢繼位，郢又拒絕，因為還有輒在。南子死，聵想回衛，衛人不贊成，輒立已有十二年之久，年紀已有十七、八，十二年之中國家穩定，孔子弟子子路、高柴等都在衛國做官，孔子在魯家，未來衛國。此章是否為此事不知，但書都不是無故而說的。
「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路說衛出公輒。在社會辦事不易，我們不會辦事，天下的事情複雜極了。衛君等夫子去為政，你上衛國為政，今衛政亂七八糟，國人也不服，你去辦治，先辦什麼事情？

孔子說，﹁必也正名乎﹂，孔子去與不去還未定，我有條件才去。名，公孫龍稱為名家，是儒家之外的學問，萬物都有名，名實相符，先有名後有字，昔日盤、碗、碟都不同，杯、爵、觴等也不同，如孔子說：「麻冕禮也，今也純」冠冕要用絲多少條都有一定。孔子說先把衛國名分定住，從在上的領袖開頭，究竟誰應為國君。
「子路曰：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」子路一聽，說還有這麼些事情。迂，不切實際，迂遠。衛出公(輒)已當了十幾年，再正名，不是找彎子，老師太迂闊了，什麼正不正，誰幹就叫誰幹就是了。子路是大政治家。
「子曰：野哉，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孔子一聽，說：唉！你這人，野。宋儒注「野」為鄙俗，子路成野蠻人了。觀下文，便知漢儒注「不達」是對的。不達也你對這事太粗不通達，你不達理。不通達就是不明白，所以下文說：「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」，不知道的事，從闕少說。（西坡何以敢談業？三賢十聖也不懂業，難道說他是普賢等覺菩薩？得了窮業智嗎？不知道，少說可以。）

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，則民無錯手足。」你不知道名的重要，名要不正，辦不了政治，因為辦政治得下命令，說出言語來都不能按規矩道理，亂七八糟。孔子說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，最簡約要守住禮，禮就是條文規矩，依規矩走就不錯，例如孔子答顏子問仁的條目，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。你們若懂常禮舉要的十分之一，就變樣子了。言不順，說出話不合乎禮，事就辦不成，這是普通的事。若禮樂是國家大事，關乎全民的安危，國家安隱，不須司法、刑殺、監獄、警察，路不拾遺，要警察有何用？以禮樂治國，大家學禮，飲食起居都是禮，昔日學佛出家受比丘戒有律有儀，儀是起居動作等等，所謂「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當知客師不容易，對何等人，用何等禮，說什麼話。鳥窠禪師答白居易「八十老翁亦做不到」，這句話份量重。事不易辦，言不易說，唯有敏於事而慎於言。

孔子說吾去衛國是要安穩，以禮樂治國，若名不正亂七八糟，用什麼禮樂？禮樂不興，就得用法以刑罰治他。古人刑期無刑，皋陶訂刑罰是希望大家不犯。八德，管子取其中四字，最末一字是「恥」，人須有羞恥心，今以做壞事為光榮，無恥，今日的強盜，搶劫被送往法院、送往警察局，他真為錢嗎？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古代強盜，吾見過，五花大綁，隨唱隨吃隨喝，表示他是英雄。他不覺羞恥，不在乎死，逞好漢。刑罰不中，百姓受擾亂，什麼事也不能辦了。昔日強盜逞英雄，但是父母來看，就不敢逞英雄了。今日，未法上場，不要父母。父告子，與子無關；子若告父，則捉拿父親，這可以嗎？今日所作所為，是為原子彈鋪路，死無喪身之地，就應現在今日了。
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下說結束語，要叫我去治國，名必得定住，必得說明白，話能說出口來，事方辦得通。強盜講理，還認母親。君子不能隨便說，苟是隨便說的意思。今日到處興盛演說，也很可哀！
究竟衛國要如何辦？可參集釋（案語），這段官司並沒有打明白。有注解全不說到聵輒的事，那此節書就落空了。


	四

樊遲請學稼，子曰：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為圃，曰：吾不如老圃。

樊遲出，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須也。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

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。

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

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

而至矣，焉用稼。
	「樊遲請學稼，子曰：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為圃，曰：吾不如老圃。」樊遲請求學莊稼做農，孔子說你要學種糧食，我比不了老農。又請學種菜，孔子說吾比不了老種圃的。孔子謙和，孔子不答覆。

「樊遲出，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須也。」樊遲出，孔子說樊須是小人，君子小人說法有多種，普通指在位為君子，不在位為小人，並無褒貶。再則有褒貶，有學問道德為君子，反之為小人。這一章只說在位不在位，另外還有細目，有德學無德學的君子小人，也都有細目。昔日務農，漢書云：﹁孝弟力田﹂提倡耕讀之家，大皇帝立春時必須出外推三犁，因為民以食為天。古代神農氏教民務農，周朝八百年，他的祖先為后稷，教民稼穡。這章的小人，指不辦政治之事的百姓。漢注說是：孔子禮樂不能推動，各國逞干戈，崇尚遊說，與各國辦事，拿不出禮樂，也須教民稼穡，樊遲不明說，用諷刺話問孔子，意思就是如今禮樂行不通，教民稼穡就可以了，也與百姓有益。
但是孔子志在禮樂，積極提倡，時局不好，要看機會，有別於「長沮桀溺耦而耕」之流。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」只要在上位者對禮好樂，則民莫敢不敬。「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。」在上位處處按軌道走，民莫敢不服。政治主要在上位者，堯舜行仁百姓從仁，桀紂行暴百姓就從暴。「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」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真情，就能盡忠。
「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。」在上位者依禮義領導，國家好，大家都來這一國，國家不愁無民，有男的女的，背著小孩而來，財散則民聚，何必用民生主義？若上位者不好禮樂，大家既使來了而政治亂，也活不下去，所謂「雖有粟，誰得而食諸？」


	五

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為。
	注解誰講的對，吾也不敢說，唯有孔子或記載的弟子說的，可根據。否則，都不可靠。漢儒以訓詁注經，毛病少，錯誤少。

古時治理國家，有治內與治外。治內政，平素用禮樂刑政，雖亂也講禮樂，這是對君子。禮樂行不通才用政治，再為刑罰。總離不開禮樂，禮樂是全國的風俗、風氣、百姓的事。從前沒有報紙，大家唱歌說出心事，詩人將百姓所唱變成文詞，編成音樂，各地方的風俗人情就知道了。國家的采詩官採去，便知那一國的風俗好，政治能保持，何處不好，就要改善政治，詩經就是今天的報紙。詩人不直說，說比喻，不傷忠厚，聞者足戒，心生警惕，言者無罪。到孔子時已不采詩了，故孔子作春秋，較詩講得明顯，但還尚溫和，故云：詩亡然後春秋作，這是內政。

若辦外交，詩就像格言，派出去辦外交的人，只教他去辦什麼事，至於要說什麼話就不談了，何以故呢？因為說話全由辦外交者作主，不能教的，二人問答不能一定。但是若懂各國政治、格言，臨時就可以變化，能說出詩來壓住對方就行了。所以內政外交都不離詩。今日無詩，以外國詩為詩，不但沒有詩也算不上謠言，乃是夢囈而已。今日無詩，各地卻很興唱歌，這與詩相同。但是今日的歌曲，乃是淫亂風俗，亡國之道。

	
	「子曰：誦詩三百」孔子說那時只要是讀書人，必得念詩。儒家學問，包括天地人，地道敏樹，地要緊在長植物，五穀是植物，不能天天吃肉，更不能吃金子。天道敏時，人道敏政，人須有政治維繫人群社會，宗教不行，宗教只勸人為善，不講刑罰，是另一種作用。政在禮樂上，行不通才用政，再不行才用刑，故從前求學沒有不念詩的讀書人，如今日的念報紙。
詩三百，有人說詩原有三千，孔子刪為三百首。又有反對者，吾考查不出來。此云﹁誦詩三百﹂，吾就主張詩有三百，今詩經三百多首︵三百零五篇︶，孔子所編定的。詩經不是法律、憲法，這是禮樂、風俗的原則。
「授之以政，不達」出來作官，治理百姓，必得博學以文，約之以禮，要會三百餘首詩。百姓人人都須要學禮，給你政治，你辦不通，連禮也不懂。中國人不能忘本，先祭太廟、祖宗，然後祭天，何以故呢？如祭水，先祭河，後祭海，不忘本的原故。因為百川匯海，河是源流，根本，海雖大，河是本。太廟是祖宗，先有祖，再祭天。會三百首詩，政治必須能辦，這是對內。

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」若對外，使於四方，人提問題若不能對答，不能辦外交。專對，對答有專門法，言語不能多，沒有餘閒時間。說有說無，說好就為國爭光，說壞了則留下國恥。如齊臣出使楚國，楚王請齊使上三重臺，齊使說：堯階三尺，茅茨不剪，吾國國君不忍建三重台，民為邦本，怕對不起百姓。

「雖多，亦奚以為」出來辦外交，也說不出好話來，念得再多詩，有什麼用處呢？︵又舉齊景公使晏子到楚，楚王賜橘，晏子連皮吃下去，楚人大笑。晏子說：君命去皮，方去，君未命，故不去皮。︶

同學們！提起精神，既往不咎，來者猶可為也。辦事，最難。看器識，看見識！


	六

子曰：苟正其身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
	與前幾章相似，故略說。

辦政治，必得有領袖。必須知道，當領袖者最辛苦，頒布任何法令等等，自己都必須先遵行。

領袖辦的事，本身若辦的都對了，不必下命令，大家都肯依照去實行。領袖本身幹的不對，雖然屢次下命令，下頭的人也不遵從，大家會問：你為什麼不先幹呢？

曹操所做的事，一般人都不能做到。如曹操為了愛民，下緊急命令，馬不可踏到百姓麥田。突然一隻烏鴉飛來，曹操自己的馬受驚，衝入麥田，於是曹操想自刎受罰，大眾懇求，曹操不得自刎，便以割髮來代罰，結果全軍肅然起敬，紀律嚴明。


	七
子曰：魯衛之政，兄弟也。
	魯國衛國接連著，武王平定殷紂王後，封周公於魯，封康叔於衛︵周公的兄弟，兄弟九人，這兩人最親密︶。伯禽、康叔辦政治都好，所以魯衛多君子，衛如蘧伯玉等。

魯衛二國的政治就像兄弟，原先二國就是兄弟，政治也好，漢注如此說。到孔子時，魯國有三家，剝奪魯君政治，形成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衛則父子爭國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所以有人說，魯衛之政，一國是君不君，一國是子不子等。又有人指魯衛的好壞都說，但是孔子所說究竟指的是何事？吾但說到這裡，讓大家知道這有三種說法，都是事實，都可通。漢注以為說後段有傷忠厚，但是確實有君不君、臣不臣的事。

另有一章，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之事。孔子最終還是不去衛國從政，所以子貢問孔子要幫助聵還是輒，孔子誰也不幫。
今日的政事，你們能辦得了嗎否？吾也不能辦，但是吾有一法就是不合作。給吾錢，吾也不為；若與志同道合者合作，吾拿錢出來，吾也願為。吾的所為，決無混水摸魚，沒有對不起國家者，是真正愛國者。


	八

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。

始有曰：苟合矣。

少有曰：苟完矣。

富有曰：苟美矣。

	「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。」

春秋時，公子荊有三個，故編者加﹁衛﹂。善，很會，很能。居室，治理家。既是貴族公子，又善於治理家，這是古時的制度，今日用不上。諸侯的兒子才稱公子，那時是世襲，年到二十而冠，成人，今日認為是有法律責任的年齡，可以結婚，加冠就送上別號。諸侯都有封地，要給各公子采地，擁有財產權，這才叫治理室家，沒有財產權就是無室家。結婚是﹁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﹂，既無室，則家的所有權都由父母作主，二十歲可結婚要治理家庭。孔子讚美衛公子荊﹁善﹂，可見別人不行，不善治理。

「始有，曰：苟合矣。」
剛有采地，要治理家庭了，公子荊曰﹁苟合矣﹂，﹁苟﹂字的說法很多，一般作苟且，就是粗略的意思。這可以講得下去，但是下句就接不上，在此章上如此講不對。俞曲園︵曾文正公的學生︶作﹁誠字講，較作苟且、粗略好，但也難講。易繫辭﹁小適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壇﹂，適，適合。左傳﹁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﹂小國事奉大國，為著可以避免大國侵討，苟，采﹁但﹂字的意義，姑且的意思。

衛公子居室，才給了他封地，合，給也，如家給戶足，給，是足的意思。他很會治理家，才一有封地時，就說：姑且充足了，才只是粗枝大葉，就姑且滿意，很滿足了。

「少有，曰：苟完矣。」
漸漸又增加了，姑且這就算完備了，不必再增加了，處處知足。

「富有，曰：苟美矣。」
增加了，別人看來不完美，公子荊卻說：姑且已很美了，處處知足而足。若云﹁苟且﹂就是言下有不滿意之意。

孔子何以如此贊歎？因為自古以來，國家好的時候，都提倡節儉，處處節儉，家能節儉家就有好處，個人節儉個人就有好品德。自古以來的名人，十人中有七八人都是幼年貧窮，受辛苦者，後來就漸漸發達，辦得了大事。若是貴族公子，三十人中找一人走好路者，也找不出來，生活一奢華，便由盛而衰，由存而亡。國家經濟一發展，台灣三十年前的富者，而今安在？

宋朝出了許多人才，如司馬光、范仲淹等，又如宋朝李(沆)文靖公庭院的藥欄壞了，過了幾個月也不修，家裡的廳堂也很狹隘不寬敞。求外邊窮，內裏富，還可以。(俗云：叫耗子偏不抓老鼠。)

	
	★師註：苟作苟且，粗細，雖非，然俞作誠訓，亦感難解。易繫辭﹁小適大苟舍而已，焉用壇﹂，左傳﹁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﹂，采但字義，但，姑且也，似順。
★司馬光訓儉示康：「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，治居第於封丘門內，廳事前僅容旋馬，或言其太隘。公笑曰：「居第當傳子孫，此為宰相廳事誠隘，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。」


	九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

子曰：庶矣哉。

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

曰：富之。

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

曰：教之。
	「子適衛，冉有僕。」
此與衛國有關，孔子到衛國去。坐車，從前都是弟子駕御。冉有御車，調理馬。

「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
到了衛國，孔子對衛國贊歎﹁庶矣哉！﹂人民很多。冉有說﹁既庶矣﹂，古時人要緊，這是國家的組織法。到那一國去都有職業，故本國政治好則在本國，不好則到鄰邦，本國的人才減少了，不能辦事，所以國家對人民特別重視，所謂：「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」，要錢就沒人，有人就沒錢，一個時候一個辦法。禮記有「苛政猛於虎」的例子，孔子聽聞道路旁有婦人的哭聲，就知似乎是很沈重的哀傷，原來家鄉的政治苛刻，比老虎厲害。一絲一縷當知來處不易︵朱子治家格言︶，好物欲者，絕不能辦事。讀書必得自己求，懂得人情事故，則一辦事就想起那一條來。古代的政治制度與今雖有差異，原則是相同。終日向百姓要錢，讓百姓倒楣，百姓便不歡迎。總之為政者講究節儉，有很多的好處。懂人情事故，才能辦事，這無方法教，在於自己能否用心。

「曰：富之。」
人民既庶矣，再往好處辦，下﹁曰﹂字就知，不須云冉有曰或子曰。﹁富之﹂人多了，必要黎民不饑不寒，一天賺十萬美金一樣窮，一天一百塊台幣一樣富，如吾除三餐外，沒有其他嗜好，百元已夠富了，那些喜歡跳舞等等的人，雖有十萬美金還要舉債。
「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」
百姓既已富了，又何加焉，富已後還要如何？﹁教之﹂。國家無人才，不能成國家，國家須有土地、人民、主權，人民第一，民為邦本。民以食為天，除修行人外，人都要吃，須有盈餘。婚喪時須應酬，除此之外，還有天災人禍，長病花錢就不一定，中西藥都貴。富了之後便飽暖思淫欲，餓不行，飽也不行，故必得受教育。今日台灣富了，有什麼教呢？飽食暖衣而無教，近乎禽獸而已，孟子說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！」
生在那一個國家就須受那一國的根本教育，因為各國各有風俗，根本教育是風俗。民族是血統，但文化更重要。中國重五倫，夫妻結合有一定規矩，不能亂來。同是血統很親密關係的兄弟，也會為財產而爭，若文化則了不得，從前大家信仰孔子，學五倫，重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，若學外國的東西，則國家滅亡，不是外國東西不能學，須自己的根本學問先要守住。中國主張志於道，外國的東西是游於藝。台灣有人信基督教，若美國與台灣開戰，有美國牧師來台灣者，你趨向台灣，還是趨向美國牧師呢？甚至，一些信外道的，還不要父母，這是心理的關係。

中國亡過國不曾亡過民族，晉朝五胡亂華，五胡十六國佔領中國土地，學中國的言語、政治，到隋代又統一，至唐末又是被外國人占據，也有一半是中國文化，至宋又統一，全歸中國。宋而後元，統一全中國，完全改做中國文化，故元九十年出人才，後來元亡國後未被抄家。至明末吳三桂迎清，清三百年，康熙、乾隆完全提倡中國文化，清亡後被掘墳卻未被抄家。中華民國何以能成功？因為清人是外國人故。如今是外國不要我們，我們自己去投靠，還投靠不上，這是古來所無。中華民國能成立，就在民族上，故教育不能失掉。︵參考餘論︶


	十

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

可也，三年有成。
	你們多是從事教育，政界較少參加，將來參加政界就知道了，必須老手。

「子曰：苟有用我者」

「苟」若的意思。假如國家用我，要以華化夷，外國文化不如中國，中國以禮樂五倫教化，已經上軌道了，從未有以夷變夏的。春秋時代歃血為盟，列國會盟推舉盟主，都是中國人為主，外國未有當盟主的。如今是聯合國不要我們，若是吾則覺得正好，不屑參加狗團體，必有志氣而後無事不辦。
「期月而已，」
要是有人用孔子，孔子以禮樂治國，孔子親身辦。期月，一年，最少也須辦一年，差不多才有秩序，孔子這麼能一年才就有秩序。但是孔子在魯三月，夾谷會盟，就將齊國制住了。

「三年有成。」
﹁三年有成﹂必得成，得經過三年。夏曆十二月一年，三年一閏，滿了，是一個成就。五年二閏，這是一定的規矩，三年多出一個月，再來預備預備。
你們參考集解。亂很容易，由亂再整理建設就難了，例如去掉舊房子再蓋新屋，革命破壞容易，建設很難。又如長病，得病如牆倒，癒病如抽絲。凡事不能理想，須有經驗閱歷，今日的亂象，都是空口吹大氣，一辦就糟，沒有深入的經驗閱歷，連話也不會說。


	十一

子曰：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
	「子曰：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
孔子引用古言語，下「誠哉」等才是孔子說的話。

治理國家，孔子三年有成。治理不成時國家又亂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樣，大陸在民國以後內亂三十年，中日戰爭才八年，日本就已受不了。中國打了三十年，百姓倒霉，結果出了中日戰爭。日本助北方，英美助南方，他們從中取利，魚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。日本剛出來打中國，揚言三個月取中國，最終八年而自己滅。如今在台灣，無戰事，三十年來如何？自己鬧亂子，殺官劫庫。

善人，雖非聖人已經不得了，他出來治理國家，治理一百年，亂的這一套，該去則去，不能急。王安石將安靜的北宋弄得亂七八糟，後來司馬光改王安石的亂政，就有正人君子勸司馬光改革弊端，不宜太匆忙，改也不容易。如治病，雖然是切中病的藥，下的太重也不行，欲速則不達，須百年，則百姓漸習慣，就可以勝殘去殺。

「誠哉是言也。」
現今的自相殘殺，因心理熏染的原故，換心理不容易。積非成是，壞習慣久了，自以為對，為政者想改好他卻不改，故善人治理百年，殘暴才除去，沒幾天又生起了。看歷史，自古至今，天下太平四字很難實現。


	十二

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
	「子曰：如有王者，」
稱「王」不容易。出來一個人，他是王者，是一切百姓的主體，好壞都在他的身上，必須辦仁義道德的事，要叫百姓能安。故孔子、孟子都主張要百姓安，有仁義而已矣。你們在機關作主，就須行仁政，須令大家都享受，我後來享受。尤其在軍界。
「必世而後仁。」
有一個行王政者，能將王道行出去，也必須三十年，才能順過來。如今改教育，也不是一時即好。如清光緒不變法，抵不住外國人，變法，法也變了，國也亡了，因為變的太晚的原故。清亡給本國，全賴平素栽培。人都有聰明，要拿出良心來為大家辦事，自有公義。


	十三

子曰：苟正其身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
	本篇前面有一章，與這一章義同，可以不必講。


	十四

冉子退朝。

子曰：其事也，如有政，雖不吾

以，吾其與聞之。
	「冉子退朝。」
冉子退朝，那時候有公朝、私朝。如魯諸侯為正尊，為公朝，若大夫有事，也須會議，為私朝。公朝上朝、退朝有一定的時間，必得早晨，這一回冉子在三家處辦事，退了朝不是正朝的時候。

「子曰：何晏也。對曰：有政。」
孔子問：今天回來怎麼這麼晚？冉有說有國家的政治。

「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」
孔子說：你說的不對，你是有事情就是了，有什麼國家大政？如有政，我雖不做官，但是朝廷的元老，曾為魯君的司寇，國家有政治，也得與我商量，我沒聽說什麼政治。這就是假公濟私，三家害國家。

大家須知：你們在公家辦事，若在機關，那是辦國家的政治，不可辦自己私事。自己省察：我是為國家辦公事，還是為校長辦私事，還是為自己辦私事？要知：這個賬難還啊！范仲淹每天省察自己：今天辦的事與今天領的薪水有沒有對稱？若辦的事能和薪水平衡，才對得起自己良心。這一點可學。




	十五

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

孔子對曰：言不可若是，其幾也，人之言曰：為君難，為臣不易，如知為君之難，不幾一言而興邦乎。
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

孔子對曰：言不可若是，其幾也

人之言曰：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

言而莫予違也。

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，

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
	「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」
先說本文的意思，再說采取何種注解。這是定公在魯國問孔子，定公問孔子，問古人的成語：說一句話，國家就可興盛起來，何以如此重要？定公有疑惑。有諸，是有還是沒有？

「孔子對曰：言不可若是，其幾也。」

孔子對曰，對本國國君說。﹁言不可以若是﹂可算一逗，也不算一句，也不算二句。孔子說，古人說這話不可這樣，並不是完全反對。國家大事，一句話就能解決嗎？這是古人的話，古代風俗與今日大同小異，已有爭執了，﹁其幾也﹂幾，近的意思。雖不能一言就可以興國家，但是與興國家的理相近，說話雖說得遠可是近似了。這近還不是根本，如拿扇說扇，手拿著扇子，手近於扇，不是手就是扇，扇即是扇是本，若另一隻手則更遠了，其他的人手就不足論了，必須懂這話的味道。
你們最好先預習，才知說話不是簡單。參考各各注子，看各人的眼力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只要合理，講得通就行。你們聽論語，聽五遍也怕還不清楚，朱子弄注子多少遍，雖被後人挨罵，也有挨罵的程度。處處須自己悟，悟了才是自己的，悟一次，已經再漸漸往這路上走了。

至此孔子仍沒有結論，所以當然有下文。讀書，章句要緊，孔子答覆知道，但答得囫圇，故下文再說。有人說，定公問古言語，孔子解釋也不是孔子的話，若不知章句，有何用？就會錯亂。讀書為了學做事、說話，不幹別的，若不會做事、說話，就是書呆子。不自己求悟，念到一百歲有什麼用處呢？

「人之言曰：為君難，為臣不易，如知為君之難，不幾一言而興邦乎。」
下面孔子再答覆相近的意思。﹁為君難，為臣不易﹂，定公是魯君，為國家政治，孔子不談閒話，為國家辦事者是臣。今日不講君臣，其實也是如此，如總統是君，各部院長等是臣。

古人說過，周朝末年人心亂得不成話，今日之下也是如此，做官為了榮耀，既使做小官也比做人民好，官愈大愈好，為君更好，當宰相更好，光耀門庭，這完全是大錯誤。如今治國也是這個原則，做官不是為榮耀這回事。國家必須有人民、土地、主權，既有人民、土地，人民同居生活，須讓他有良好的政治，無非一個﹁安﹂字，彼此相安沒有其他，政治未有好過「安」字，如果政治不安，既使一天得一金磚，而做奸盜等，這個社會安嗎？難安。叫百姓安了，領袖辦事者也少操心，大家安。今日如何得安？你若以為安，就是私心滔滔。

安是公安，既是公安，做國君好不容易，不是叫你國君享福，故書云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就怕辦錯事，故云為君難。辦事者不受領導，錯了也不行，故說為臣不易。今日做官者沒有一個不挨罵的，戾氣滿天，怨聲載道，全球有個一好東西嗎？今到選舉時，原來是要選賢與能，今日來了孔聖人，無錢選舉也沒用。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」這兩句話是古人說的。辦不好不能公安，若能聽這話入到心而照辦，當時雖不能興起來，也不會亡國，這句話就和興邦很近了。

	
	「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
魯定公又問：一言而喪邦，也是古言語。有諸，有這話對不對呢？
「孔子對曰：言不可若是，其幾也。」
孔子對曰，言不可以若是，不可以說得如此肯定，其幾乎，可是相近，又拿出古言語來了。
參考考證，韓非子難篇，列國最盛是五霸，晉文公是五霸之一，晉文公的後代平公時，閒時與群臣喝酒取樂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到高興時，晉平公就說為君的樂處是什麼呢？這一個樂處，說樂好還是不好？堯舜是戰戰兢兢，不樂。范仲淹也有樂處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大家多樂了，當領袖的才樂，這是與民同樂。堯舜的不樂或後天下之樂，二者都好。晉平公說：我說的言語，沒有人與我反對的，都照辦，這是樂。今有人說我過錯，我就不樂，樂人的恭維，如此社會，人情會好嗎？這是小人心理。師曠是音樂家，若祭太廟都有樂師，師曠為了學樂而自己把眼睛刺瞎，以便專心少分心。師曠一聽晉平公說這話，將隨時抱著的琴，撞你這個無道昏君，你說出話來給國家好，大家不違，那固然好。若國君說不好的話而大家不違背，那不是要亡國嗎？平公認錯。
「人之言曰：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，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」
古人說過，我為君沒什麼好處，好處是我說什麼沒有人反對我的，這一條好。孔子就解釋了，你說出好，對百姓有益，大家不違背，固然好。你說出不好的，大家照辦，怎能不敗國誤民？說這句話不是當時就喪邦，但已經就近了。
現在風俗，什麼人提倡的？你們在那裡學來的？你們終日看報，投稿者為稿費，無中生有，十之八九隱善楊惡，現在興這個。興這一字就大壞，大家跟著去幹壞事嗎？說聽這節書，若以為這種辦法好，就得亡國，家庭也得敗家，因為國無正直的人諫正，國必亡，家沒有懂事的人，任家人在外亂為，家必敗。今講家庭革命，家也不要了，但是你還有自身啊！他人有身，吾等不管，他們不知有身，他們得其所哉，愛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一時快樂，將來必得惡果，有刑警隊來處理。縱使法律漏了他，花報過了，但是死後也入三途，天網恢恢。任何歷史，都辯不過因果。你學佛，信因果，就好辦，你不信因果，吾也不知如何。因果是佛說的，佛比你如何？你念孔子書，比孔子高明嗎？孔子也講因果，五經上都有說，如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今日報紙不講因果，蠱惑人心，今日說不愛國、愛家，連自身也不要。身原是邪見之一，但還要借假修真，解鈴繫鈴全在這個時候修。凡是說你過錯的是你的善友，反之就是想要你跳火坑。


	十六

葉公問政。

子曰：近者悅，

遠者來。
	「葉公問政。」
葉，音ㄕㄜˋ，是楚地的一個地點，如今還有葉縣，那時是小諸侯。楚大國，葉靠著楚家，成天不安。楚在江以南，交通不便利，文化與今日不同，又無報紙，故孔子周遊列國，各處去宣傳。孔子去葉時，中國文化對待楚較差，中國拿楚當外國，吳、秦也當外國，他們有他們的一套，對中國文化不太懂。孔子到葉，葉公問孔子有關國家的政治。孔子要到葉，先有預備，曲禮云：入國問境，入境問俗，入門問忌。故入門先問姓，台甫、令尊，免得犯諱。所以孔子早知葉國的政治。

「子曰：近者悅，遠者來。」
﹁近者悅﹂列國以人民眾多，國家才能強盛。近指本國的人、邊疆的人，在你近前的人，對你辦的政治都高興，才不上別的國家去。﹁遠者來﹂別的國家的人也來。正是因為葉這個國家不如此，近者不悅，遠者不來，楚瞪著眼，找麻煩。
今日的墮胎，節制生育，嫌人多，為國者須往遠處看。
參考餘論，梁氏旁記，徐氏纘高曰：「楚疲其民，以蠶食中國，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。」以爭鄭縣陳指來遠之事。而不知方城、漢水之間已有不悅者。子胥覆楚，白公作亂，是其明證也。


	十七

子夏為莒父宰，問政。

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，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
	「子夏為莒父宰」
我們在此學文意、學事故人情，至於考據則在有空閒時可以考一考。如考﹁莒﹂，考據的文字就很多。莒指今日的臨沂縣，日照、莒縣連著，怎會上到魯的西邊？同地名很多，考出在何地，也能有大關係，但可以不問。

「問政。」
子夏在莒父這一縣任宰官，辦國家政事。此時莒歸三家，政治亂，他所用的人才多是孔子的學生。子夏為莒父宰官，請問孔子辦理這個縣的政治方法。
「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，」
孔子說辦政治，別求要快。何時說什麼話，不一定，如孔子另外有說：敏於事而慎於言。如此說不是矛盾嗎？所以該怎麼說不一定。

﹁無見小利﹂利不是指求財，是指利益，得到什麼好處，如學佛說的自利利他，不是要你求發財。孔子說了這二個條件，下面再解釋為什麼。

「欲速則不達，」
﹁欲速則不達﹂錯亂不只是一天造成的，得病如牆倒。快，也不是一天得的，去病如抽絲，一副藥就治病好者少，故須慢，所謂：三分吃藥，七分調養。想一下子將政治辦好，辦不到，而且會出亂子，積非成是已久，當時就改，百姓也不以為然，如王安石變法下台後，司馬光想改就有人勸要慢改。
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
見小利，見小好處，那大好處就得不到，大事不成。仁者為政，百年也才可以勝殘去殺，這須有政治經驗，也須有歷史經驗，開國都須兵馬刀鎗，之後要穩定須若干時。如漢高祖之能，幾乎亡於呂后；唐太宗一死，幾乎亡於武則天。圖小利大事不成。
參考發明四書說。如元朝統一中國，時間太短不行，清朝雖有楊州屠城，殺人也不少，但是在康熙六十年，乾隆六十年之間，全用文治，雖然嘉慶起了天理會、八卦拳等亂事，但是清朝已打下三百年的基礎了。如蓋房屋，基礎打不好，幾年就塌了。


	十八

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

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
	「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
人都有愛桑梓的心意，今日則不是，現今本國人專說本國的壞處，稱洋人為爸爸，國家未亡先喪良心。葉公雖不好，也談他的國家。吾黨，指他的葉國。有直躬者，此人姓躬，古時躬作﹁弓﹂，直躬者稱直躬，我們國家有一位弓某人，很直爽。直是好處，如何直法呢？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，打官司得有證據，他兒子出來當證人，大公無私。

講到此處，吾為你們說說。你們大家說會辦事，吾說辦事難。你們說葉公誇耀本國的事，你應如何辦？孔子這套甚為麻煩，方法是﹁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﹂說政治的事太多了，故吾編常禮舉要，大家也未記住。孔子學生中，最高明是顏子，孔子提倡仁，答復顏子：四勿，就是答一禮字，故知禮的重要，你要懂了禮，可解決一切。
葉公說這件事，就是賞識的意思，直躬很好很直。又有人來調說他正直大公無私，直躬他父親有罪，他偷羊必須殺。殺是對還是不對？你們不明白世故人情，不懂書裡意思，如何辦事？你們說會辦事，是見取見，正是邪見。要殺他父親時，直躬請求替他父親死，又直又孝，給你們判判，是孝還是孝？葉公一聽，赦免了。
「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孔子說，我們那裡也有直爽人，與你們這裡不一樣，兒子有了錯處，父親藏起來，父有錯處，子也為父親掩藏。我們的直與你們不一樣是這個直法，你們這裡是父告子，子告父。
這個問題要解決，去看禮記，參考考證劉氏正義，引禮記檀弓「事親有隱而無犯」，事奉在上的，只要有什麼事都隱著，父母有過則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。鄭玄注說：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。暗著說，不向著人說，朋友也是如，向著人說是揚惡，朋友尚且如此，何況父母？閔子騫的父親想休掉他後母，子騫勸諫說：﹁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﹂。

又參考鹽鐵論，父子是天倫，故隱而不宣。果然大家都懂禮，事就能解決，古代中國的民法、服制，都遵循禮經，故云﹁遵禮成服﹂﹁遵制成服﹂。但是呆怕說，又恐怕你們學了出毛病，如左傳說石碏大義滅親，和此章有矛盾嗎？俗語云：家醜不可外揚。此言足以包括。


	十九

樊遲問仁。

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
	「樊遲問仁。」

先講文理，後講意思。這段爭執少，樊遲以前也曾問過，這次所問意義大，問的是仁。孔子的學以﹁仁﹂為主，多人問而孔子答各有不同，顏淵也問仁，答的最簡單，但包含最重要，四勿就是約之以禮，禮是對長者應如何，對幼者應如何等。非禮勿視，報紙、電視的壞廣告看不看？若做不到，有何用？要在改變心理，四勿做到就足夠了。
「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現今所說似乎較四勿難，其實較容易。此問想必有原因，但為何我們不知？這不必妄談。儒家壞在南宋的儒者，妄改經典。我們學論語，跟孔子學，故曰：孔學，但今孔孟學會，究竟學何人？因為孟隔孔子甚遠，孟子闡揚孔學，跟子思學，孔孟的學說有所不同。朱子注大學、中庸云「子程子云」，跟程子學，那是程學，程子則是孟學，怎能是孔學？我們真學佛，須先立住人格，﹁仁﹂是人格的基本，必得有己有他。
﹁居﹂，在家未做事時，安居，在家庭、屋內坐著都是安居。﹁居處恭﹂，恭是在心，心絕不能懈怠，屋裡雖沒有一人，但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我們在人前人後就不同，雖未害別人，卻害你自己，日久心中無恭無仁，到了社會上，一舉一動就不會想到別人。學了不照辦，學千年也無用，如樹無根柢。
﹁執事敬﹂，不問公家、家庭等，大小事一律敬，敬是表現於外，並非沒有內，要先有內，後才有其外，須先存心誠，內外如一，辦事該辦就辦，不該辦就不辦，何者該不該辦？懂得禮就行，就是四勿。今說：辦事須盡責任，應辦﹁盡﹂，全都要辦，一絲一釐也不能閃下。不是你辦的範圍你少管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他人託你，你可辦，否則是干涉，就是侵略。如今社會往往是自己的責任不盡，專挑他人的事，大家要學不是你範圍內的事，少多事。不盡責是虛靡公款，多管他人事是擾亂社會。
﹁與人忠﹂，與對方有關係，互相對待的事，問的是什麼事並未指出？指的的是相處，相處要忠，不能欺騙人，須忠實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不能欺騙人。這三條是做人的道理，大家回去自省，有則加勉，三條做到，就算人，都是雙方的事。
﹁仁﹂只可在中國講，若化外之邦，只受藝術教育，不談德育，中國自古以來以德育為根本，否則﹁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﹂只有藝術不行，眼光短。
這三條做到，﹁雖之夷狄﹂雖到未受中國文化的地處，你做自己的，他們做不做，不管。﹁不可棄也﹂守住我們這一套，就是這樣幹法。
大家學淨土，心淨則土淨，若居處不恭等，心如何淨？能帶業往生就萬幸了。
要放假了，勸諸位常自省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！


	二十
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

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

曰：敢問其次。

曰：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
曰：敢問其次。

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為次矣。

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？

子曰：噫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
	子貢言語科大哲，他問的方法我們不會。孔子到衛，子貢想問孔子要在此做官否，而問﹁伯夷叔齊何人也﹂，孔子說：仁人。子貢便知孔子不在衛作官。
「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。」
﹁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﹂，士是好學讀書的君子，無事幹，有事也才剛步入去幹。從前選舉，選有德性者，必得求學，子路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，孔子說必得求學，士到後來如何？從前是士農工商，農工商都有職業，士是後補職業，故孟子說：有恆心無恆產，先栽培士的心，並非永無產業，漸漸有職業。政治壞是人辦壞，政者正也，為政者端正才能公安。子貢隨孔子周遊列國，問士，問得低，其實意不在此，觀察孔子所答，便知。
「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孔子答﹁行己有恥﹂行為，道德多。先學﹁恥﹂字，為什麼提這個字？自己行為，先學恥，最要緊。八德，先提恥。自己什麼事都沒做時，對象少，還有自己，自己的一切行動，你必須知恥，錯一點就是奇恥，不能見人，故先要有恥。今日亂社會者，毛病在﹁無恥﹂上，自以為是好漢英雄。在政界要紅包，有恥嗎？教書只為鐘點費，知恥嗎？行己有恥是根本，做到這點就不用警察，若不遵守「違警罰法」，警察就來干涉，這是奇恥。恥這個字站得住就好，這是頭一步，不論他人看見與否，自問對得起自己嗎？

﹁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﹂到各國去當使臣，不能替國家丟面子，使人看不起我們國家，如齊國晏子使楚，吃橘不去皮，合禮不受辱；又如璩伯玉使者與孔子對答，說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，孔子大加讚歎。
「曰：敢問其次。曰：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
﹁敢問其次﹂上面說的難辦到，子貢再問次一等，有所為而問。
﹁宗族稱孝焉﹂大夫才有宗族，在宗族稱孝。﹁鄉黨稱弟焉﹂。
「曰：敢問其次。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
這還不是子貢心裡的事情，故又云：﹁敢問其次﹂，又答﹁言必信，行必果﹂這是第三等，說出來的事必須誠信。孔子主忠信，自古皆有死，人無信不立，做事必得有果斷，知而不為，知了有何用？故須有果敢。﹁硜硜然﹂石頭堅硬，有聲音，不變。卻是﹁小人哉﹂這小人不是辦事的小人，代表所做的事小，只能謹守，行己有恥，只能保此小範圍，這可算是士了。
古時選舉，堯舜都用選舉，到周朝才分諸侯大夫，而成專業，代代世襲，封建制度。選舉是選賢與能，世襲二代還能好的已經不錯了，代代都好的，廿四史找不出幾個來。士辦不了事，百姓倒楣，這是子貢的意思。在朝中做官者，言必信就不多了，許多是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。
「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子曰：噫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
這段文子貢才說出自己的意思，子貢問今日封建時代，﹁今之從政者何如﹂，現在辦政治者如何？子貢也想改變。孔子答，噫，歎息之聲。斗筲之人，李白﹁斗酒詩百篇﹂這斗是指四方酒杯，不是指糧粖的斗。斗筲指有限度的小氣才。「何足算也」不在話下，不值得一論，孔子不答覆。


	二十一

子曰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
	編論語者有作歸類。此章古注以為後二句是注釋，不是正文，後來才成為正文，講得很有道理。但是注釋也太簡單，沒有相當的證據，不可考據，吾人仍依原來，當作是正文。

「子曰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」
孔子注重中行，你們學佛，究竟所學是藏教？是通教？還是別教、圓教？空假中，羅漢不懂，圓教八地才懂中道。孔子聖之時者也，中庸之道，在不「過與不及」，也是如此。中庸說：﹁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﹂懂中道者難找，不容易得，那就求其次，求什麼？

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
找狂狷，狂者進取，不是指狂徒，他志大才高，進取是沒止境，不能中道，但也有用處。狷者有所不為也，須聽口氣，並非無能，原就有為，只是不屑幹，能幹不幹，因為不合他的志向原故，不幹就是退，進也不是中道，退更不是中道，只可取此二種，若「枉道求售」不為也。

吾不能中道，狂狷也不能，吾不夠人格！勉強說說，有一分狂，不退就算狂了；也有一分狷，若不合志趣，給錢吾也不為。

下章，也有大好處。再不能，則守住「恒」這一字。


	二十二

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，善夫，不恆其德，或承之羞。

子曰：不占而已矣。
	「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」
此段也是古言語，孔子引述南方人說的，時間太久了所以沒有說出地點，但大部分人都曉得。

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」
先講﹁巫醫﹂二字，注中有諍論，有人說：巫是﹁筮﹂的誤解，醫古時有作﹁毉﹂。中國文字有六書，都有用意，自爾雅而說文，何以從前作﹁毉﹂？中醫有十三科，其中有「祝由科」，就是畫符念咒，如今日的精神作用，藥不可治時，就求神，一直到清末還有。左傳記載，有病找巫祝禱，大巫小巫，故作﹁毉﹂，後來為何作﹁醫﹂？酉是酒，人造的液體，中藥中用酒為引子的很多，故作﹁醫﹂。若﹁筮﹂是用筮草卜算，﹁巫醫﹂有人主張是﹁巫﹂和﹁醫﹂，有人說是﹁巫筮﹂好講。漢儒所說可靠，因為漢儒在先，不隨便改，二說的力量大，吾主張都是占卜，不主張看病。
為人要是沒有恆常心，恆常心就是不變，今天學什麼，明天還是學什麼。萬事不成，就是無恆的原故。現今的學分就是無恆，就是不堅固，不會成功。南方人說，要是沒有恆心，不可以作巫醫。前人說法，無恆的人，給他占卜不靈，不可以給他占卜，這個講法對。宋儒說：無恆的人，做巫做醫，雖是賤職，都不成功，此說不妥。
「善夫，」
巫為他祝禱，卜是算他的未來，都沒用處，不給他用巫筮，何以故？他的解釋在下文。孔子贊歎：說很有道理，孔子不隨意贊毀人，下文說好的道理。
「不恆其德，」
﹁不恆其德﹂，心先發起志向來，依著走不變樣就是德，這就是有心得，必須做的時間久而不變，才有心得。
「或承之羞。子曰：不占而已矣。」
若不恆，﹁或承之羞﹂，﹁或﹂字不做或著講，當﹁常﹂解釋。羞，孟子云﹁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﹂羞恥，恥於內，羞表於外，見了人害羞，自己討厭。羞惡之心，自己錯了，見了人害羞，自己討厭自己，自己為何錯了？自己慚愧得不得了。
﹁承﹂是接過來，如承上啟下，性情無常的人，常常接受羞恥和討厭。接受就是不能改，情願攙一身羞恥，討厭自己。自己反省能恆否？不恆就是﹁或承之羞﹂。在社會有何用？現今貼標語，喊口號有何用？當一輩子小人。

這二句是古人的話，這類人給他占卜無用處，觀心無常，例如他的心向南，占得靈驗，正想為他解釋，他的心一下又向北去了。說了不靈，所以不必給他占。


	二十三

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
	「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」
君子，指有道德有學問，崇尚和，但不是流和，並非人來約看電影、跳舞，以為不去對不起他，這是流和小人。和是一概不侵犯人，不妨害人，忍讓尊重他人，例如他人的公事、書信都不擅自觀看。

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小人不懂和，以同為和，譬如流水，東流則東，西流則西。小人一做事就不和，在其中攪局，侵犯人。


	二十四

子貢問曰：鄉人皆好之何如？

子曰：未可也。

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

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
	昔日的人在社會，都想親近好人，今日則有想、有不想，昔日多半親君子遠小人。

「子貢問曰：鄉人皆好之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」
子貢說我想親近人，一鄉人都說他好，何如？子貢何許人也，春秋時就有人以為子貢賢於孔子。孔子答：未必好。

「鄉人皆鄉人皆惡之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」
子貢又說如何遠離小人，一縣對某人都討厭他，如何？孔子說：這也不可靠。 
這個可學，尤其是以今日，無是非，而且顛倒是非，報上的臧否人物，吾一概不信。社會混亂，我們雖然無力改變，但不要去幫助他，你自己若也如此，即是股東，有你的成分，你給了它增上緣。

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一鄉人都喜歡或不喜歡，這都不可，但是必須說出道理，怎麼辦呢？子貢方人，專會批評人，知人不容易，你對鄉人某人你看得好，你就好之，你要看他不好，就惡之。

這是對子貢說，我們不是子貢，所看好壞不足為憑。那要如何呢？孟子就是學孔子這點，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」，要殺一個人也是如此。
孔子所說必須有見識者才能做到，孟子說的你也能做一點，但也不容易，因為今日全國沒有正確的輿論，就以大事而論，例如提倡節育、墮胎，就是滅種。今日靠誰也不行，總而言之，要獨立。


	二十五

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及其使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，

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
	﹁說﹂宋儒主張作﹁悅﹂，漢儒讀如說字。此章說君子、小人，交朋友，自古以來有絕交的說法，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。五倫為天倫，有內三倫，外二倫，外是道義相交，內二倫是天然自有。其中夫婦一倫有內有外，父子天然，兄弟同胞，十母一父也是親兄弟，得序天倫的樂事。夫妻成家，從前須六禮成婚，而後親迎，這一倫是道義結合，但與外二倫不同。人倫君臣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人倫朋友合則交，不合則絕交。夫婦雖也是道義結合，但裡一半外一半，初娶時是因道義結合，一生下孩子就是天倫，在孩子身上發生了關係。故昔日人死在外，須運屍回家，如狐死首丘，若找不到驗血，就滴血看對不對。中國社會非同凡響，只有洋人隨我們學道德人格，物質科學是我們跟他們學。唯心是中國人行，所謂志於道、魯多君子。游於藝、唯物也是中國的，公輸也是魯人，所謂「班門弄斧」指的就是魯班。
「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」
﹁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﹂與君子人辦事容易，不瑣碎，辦好不用說，辦不好也能原諒你。與君子說話難，今日一切都演說，都說廢話，難說是不能說，古人說﹁今天天氣好﹂，批評天氣，不批評人，誰毀誰譽，因為你說的都不可靠，說好話都不可靠，但可就事說事，今天這事好就是好，這事壞就是壞，不可一言定終生，必須蓋棺論定，死了蓋住棺了，這論才定住，不能隨便說人，為什麼呢？
﹁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﹂說人零碎小事少談，只要大體不失道就可以，如文天祥未被補前奢華享受。
「及其使也，器之。」
﹁及其使人也器之﹂用人時，他夠上什麼材料，給他什麼事做完就行了。若不再做，也不能責備他，若他自動願幹則另當別論。貨惡其棄於地，力惡其不出於身，君子使用人必須量才使人。
「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，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
小人反是，與他共同辦事難，侍候不了他，他必得找全才，何處有全才？很難共事。可是易說，見面不是東家長就是李家短，都是說是非，不聽也罷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聽了就有成見，好人看成壞人，壞人時間久了也看成好人，這就不行。使用人不可求全責備，他的本職務做到就算好，這一點同學們可學。


	二十六

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
	這二句很難表現，須常看歷史。交際場中，你不要說話，看別人講，就是求學。

「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驕」
泰，一切絕不拘束，與驕有何差別？參考餘論，論語傳注。「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」，君子不論人多人少，地位高下，年齡大小，﹁無敢慢﹂，慢是傲慢，慢從心，五大煩惱之一。慢有七種，外表規矩，其實傲慢。無敢慢就是舒泰，雖無敢慢，心不緊張。有事怕錯緊張，就不是泰，小心也須舒泰，這不算驕。

「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小人則不然，矜己傲物，怕那一條錯了，人家看不起我，這是想我比別人都好，正是傲。如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，子路以為一律平等，沒有貧賤高下。

惟恐失其尊嚴，就是傲慢，這是驕侈，何泰之有？


	二十七

子曰：剛毅木訥，

近仁。
	此章大意在解釋仁，仁字是孔子學說的主要字，孔子主張仁，孟子雖接繼續孔子之道，但已經不提倡仁字了，但並不是不要，因﹁仁﹂字，孔子已發揮極致。以孟子的高明為何不再提倡仁字？古人的說法，我們超越不過，述說就可以了。孟子提倡﹁義﹂字，但也說﹁仁義﹂，如孟子見梁惠王，說：「亦有仁義而已矣」。就以寫字而論，凡寫楷字好手，至少須從漢隸入手，再高是從篆字入手，因為用筆法都由此脫胎，這是基礎。晉朝楷書為王羲之，晉以後的楷書就不成樣，因為先學了魏碑。應當先學漢隸，再學楷再為魏碑。唐朝的顏、柳、歐、褚都有名，各不一樣，清有四家劉(墉)、翁(方綱)、鐵(保)，永(王星)。古來都有學過王字者，各家都不同。要在有自己的風格。必得脫胎而成自己的一派，才算有成就。古人云：不師古人。其實是先師古人而脫胎。總之，吾人不知道的事少談。吾人所讀，還不出古人的範圍，怎能說創新？吾常說：所說都為古人的，因為想超脫古人的範圍而不能。
「子曰：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。」

﹁仁﹂字，孔子答復學生各有不同，仁的範圍包括一切，宋儒不說﹁仁﹂包括一切，以為是因病下藥，以為孔門弟子都有毛病，對病而說，宋儒這種說法大錯。因為諸弟子有什麼病你也不知道。此章無人來問，統一而說，這四字範圍也廣，都很好，雖不是仁已近仁，差不多了，還有其他的也與仁差不多，如「其恕乎！」。朱子的學問大，十三經都唸過，尚且開口就錯，何況吾人？吾的學問不如朱子，所以也不敢挑他的毛病，只是傳述前人的意義而已。漢主毛病少，不發議論。
剛，堅強，很堅固為堅。強這一字，非北方之強「衽金革，死而不厭」，這是強的一個說法而已，南方之強「不報無道」，又如﹁中立而不移，強哉矯﹂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這都是強。無欲近剛則可以，若說就是剛則不可。
毅是有決斷力，文天祥的不屈就是有決斷力。
木是凡事不大衝動，似乎格格不入，你們是四方木頭腦，呆板一點，東方屬木，屬仁。
訥，其言也訒，話等待說，說不出來。
剛毅木訥四字都與仁相近，在社會做事，選有這四者就好。凡好說話而有決斷、不變者少，做事要找剛毅木訥的人，這種人可靠，有一個字就行。婚姻，找漂亮、會說的對象，那是找倒楣。


	二十八

子路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子曰：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
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
	「子路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
士指讀書有道德的人，最低能修身，能處家庭，能處世者。讀書不是為作文章，全為在社會辦事，只會作文，不能辦事，這種秀才造反，三年無成，怎麼樣才能做到能辦事能處世的君子？

你們可參考考異，古今字的差異。

下文孔子答至「可謂士矣」，朋友以下二句是注解。
「子曰：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」

切切是有決斷，說話勸人很懇切，與我們有關係者家庭父子、朋友、鄰里鄉黨與我們有關，都有勸善規過的義務，他幹好事我們就協助成就他，辦錯小者是過失，大者是罪，不能不勸。

偲偲作﹁節節﹂，形容的話，竹節。修其他法門如蟲在竹節豎出，很困難。節節是說了再說，看他沒有改，或改了若干，則再說，達到總目的而後才停止。

怡怡是和悅貌，年幼見長者要肅靜，不能妄笑，長者見幼者可略笑和悅。如，樣子，須有和悅的氣氛，不必一定笑。

「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」

下二句是後人的注。﹁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﹂，朋友遠，兄弟近，父子之間不責善。自古父不教子，都是易子而教，何以故呢？只要是教人，不免會好了求再好，過於像有沒限度，不免有責備，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則離。像在私塾，學生寧可在廁所聞臭味，也比守著老師好。心就遠離，不合作，時候久了更不行，離則不孝莫大哉。然家庭以和睦為上，任何事也比不了和睦好。今日有電視機，這是台灣家庭大變化的根源。各國有各國的風俗，行孝法各不同，外國有兒子偷打死父親以為是行孝。電視演的家庭革命，不能管子女，管嚴了就到法院告父母。
朋友切切偲偲，懇切說了再說，以為不好可以絕交，因為朋友是道義結合，可絕交，但不要出惡聲。兄弟怡怡，何以故？父子之間不責善，兄弟也是如此，愛之切，管嚴了也不行。成家娶妻之後，更不可如此，丈夫只聽信妻子的話，則家庭不能和睦。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其中的事故人情，可以學。兄弟之間，過分期望他好，就會疏離。所以世間法也須有世間的道理。


	二十九

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
	「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
﹁善人教民七年﹂這是指國家元首或重要人物。從前三年做一次考績，書經有記載，第一年試辦，第二、三年一考，清朝末年是三年一大計，做官者考一回成績。第七年是二考之後，第二次的開頭，雖然未滿九年，辦的政治也可以了，但必須是善人，正直無私的人。﹁亦可以﹂，可以而已，並不是絕對如此。以善人調理，九年的政事，已過了六年，到了七年，人民就可以當兵。

教什麼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，孔子答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孔子就是善人，夾谷之會便是孔子所為，孔子曾說：我戰則克，祭則得福。教民七年就是教六藝，教道德仁藝、孝弟忠信，平素教此，不用說就知國家與己有關係，國保不住，家、父母兄弟都保不住，故有孝就能忠，在陣前就能拚命，就可打勝仗。不怕死則不死，若猶恐不死，以死為榮，與這種軍隊打，就難打了。

對於台灣人，只要讓他知道桑梓之地，以父母為重就可以了，否則若信其他洋宗教，屆時對人說；咱們是一家人，就壞了。這必得有道德學問的人才能教。如文天祥以事外國人為恥，以死為樂。


	三十

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
	「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」
要是召起兵來，或徵兵，須有相當的教訓，不是只教戰技，道德思想是重要問題。

「是謂棄之。」
以未教過的人民作戰就是棄捨了他。


